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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历史回顾及影响因素分析
———纪念中国与以色列建交 3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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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与以色列在很长时期内都未能建立外交关系，其原因在于两

国的双边关系在冷战时期深受国际体系、中东地区格局及彼此外交政策的影响。建

交后的中以关系经历了磨合期、稳步发展期和高速发展期三个阶段，取得了巨大成

就，并于 2017 年建立了“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其内容突出体现为共建创新合作平

台，以创新引领科技、农业、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的广泛合作。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长期友好的历史、双方政府的重视、雄厚的经贸基础以及不断

增强的抗压能力等，共同构成了中以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而美国因素的消极影响、

中东地区矛盾、双方的政策分歧和认知差异，则构成了中以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但

中以关系总体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未来双方的合作也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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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22 年是中国与以色列建交 30 周年。从 1956 年中国与埃及建交到 1992 年

中国与以色列建交，中国用 30 多年的时间同所有中东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

系，以色列是最后一个和中国建交的中东国家。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交往源

远流长，两个民族建立现代国家的时间也处在同一时期。但受到冷战体制(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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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与以色列特殊关系) 、阿以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以色列外交关系的

建立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启动，以

及中国与以色列两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双方最终于 1992 年 1 月 24 日建交。30

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十分迅速，成就显著。

2017 年 3 月 21 日，中国与以色列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建立“创新全面

伙伴关系”。这是中国在中东地区各类外交伙伴关系中唯一以“创新”命名的伙

伴关系，体现了中以关系在中国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中的特殊性。因此在中以

关系进入而立之年之际，对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进行历史回顾，并通过分析中以关

系的影响因素来展望其发展前景，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对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的研究基本上始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

后。20 世纪 90 年代的研究尚十分有限，只有少数几篇论文，且研究内容多与中

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有关。①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以关系的发展，相关研究

逐渐增加。其中既有对中以关系的综合研究; ②也有对特定领域如人文、农业、科

技交流的研究。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以色列的“一带一路”合作成为

研究重点。④ 此外，国内关于以色列国情和历史研究的著作也都会涉及中以关

系。陈双庆所著的《以色列》⑤和肖宪所著《中东国家通史: 以色列卷》⑥均有专门

介绍中以关系的章节。

国外对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关注也始于中以建交。相关研究可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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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对中以双边关系的研究，例如对中以关系的历史回顾、①兰德公司发布的关

于中以关系的研究报告，②以及对中以军事关系和中以经贸关系的研究等。③ 其

二，对中国—美国—以色列三边关系中的中以关系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研究中

以关系必须考虑以色列在安全方面对美国的严重依赖，只有从中国—美国—以

色列三边关系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才能认清中美博弈对中以关系的挑战。④ 还

有学者强调以中美关系为核心考察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并把台湾问题视为影

响中以关系的因素之一。⑤ 其三，地区研究中的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研究。例如把

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置于中国中东外交框架内进行研究; ⑥分析包括以色列在内

的中东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⑦

可以看到，伴随中以关系的发展，中以关系研究也不断升温。就国内外研究

的对比而言，国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明显优于国内。但这些以西方和以色列学

者为主的研究多从中国与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中美博弈等角度认识和评

价中以关系。尤其美国和其他西方学者的研究多把中以关系的发展视为对美国

和西方的威胁。因此，在中国与以色列建交 30 周年之际，在充分评估中以关系

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中以关系的历史、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进行深

入研究，有助于全面总结和评估中以关系取得的历史成就和面临的挑战，进而推

动中以关系更加稳健和成熟地发展。

·65·

《国际关系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Yitzhak Shichor，“Hide and Seek: Sino-Israeli Relations in Perspective，”Israel Affairs，Vol． 1，No． 2，

1994，pp． 188 ～ 208．
Shira Efron，eds． ，The Evolving Israel-China Relationship，Santa Monica，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9; Shira Efron，eds． ，Chinese Investment in Israeli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Santa Monica，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2020．

P． R． Kumaraswamy，“The Star and the Dragon: An Overview of Israel-PRC Military Relations，”Issues and
Studies，Vol． 30，No． 4，1994，pp． 42 ～ 43; Yoram Evron，“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China-Israel Relations: Po-
litical Implications，Roles and Limitations，”Israel Affairs，Vol． 23，No． 5，2017，pp． 828 ～ 847．

Yoram Evron，“Israel'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A Dependent State's Dilemma，”Asian Survey，Vol． 56，

No． 2，2016，pp． 392 ～ 414．
Jonathan Goldstein，“A Quadrilateral Relationship: Israel，China，China's Taiwan，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92，”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Vol． 12，No． 2，2005，pp． 177 ～ 202．
Erzsébet N． Rózsa，“Deciphering China in the Middle East，”European Union Institution of Security Studies，

https: / /www． iss． europa． eu /content /deciphering-china-middle-east．
Mordechai Chaziza，China's Middle East Diplomacy: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ic Partnership，Sussex: Sussex

Academic Press，2020．



二、中以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

( 一) 从相互隔绝到广泛接触: 建交前的中以关系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中期，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形成，分属不

同阵营的中国和以色列两国短暂且频繁的官方接触也受到各自国内外多重因素

的影响，使两国未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中国在中东地区采取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在阿以冲突中选择支持阿拉伯国家。以

色列则与美国共同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反对共产主义。以色列对美国的

安全依赖不断加深，成为其在中东的重要盟友，进而形成了美以特殊关系。在此

背景下，充当美国附庸、不断发动战争、侵略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巴勒斯坦领土的

以色列，成为当时中国强烈反对和谴责的对象。

因此，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的

状态，不具备建交的条件。但中以非政府间往来并未完全断绝。双方的民间往

来主要包括三方面: 其一，官方人员的非正式接触，包括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

郭沫若与以色列驻罗马尼亚公使阿里耶·哈雷尔的私人会面、①以色列总理列维

·艾希科尔与周恩来总理的信件往来等; ②其二，在华犹太人与以色列及国际犹

太组织的联系，中国政府善待外籍犹太人并支持其自愿离境的做法，在犹太人中

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③其三，两国共产党之间保持了长期的友好交流。此外，中以

非官方商贸活动也从未中断。④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初，在中美关系缓和、中东地区形势变化、中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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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进程启动的背景下，中国与以色列改善关系的条件日益成熟。中美关系缓和

带动了一大批西方国家和亲西方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建交。受此影响，中国也迎

来了第三次同中东地区国家建交的高潮，海湾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等亲西

方国家大多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中国建交。与此同时，中东形势和阿以关系也发

生了深刻变化。1979 年埃及与以色列和解并建交，巴勒斯坦在继续武装斗争的

同时谋求政治解决巴以冲突，1988 年巴勒斯坦宣布建国后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

这一切都使阿以和巴以关系出现缓和迹象。

国际形势和中东地区形势变化使中国初步具备了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同

时发展关系的条件。在 1988 年到 1990 年的短短两年内，中国与卡塔尔、巴勒斯

坦、巴林、沙特等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最终同中东所有阿拉伯国家建交。

1989 年，时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访华，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

提出了中方关于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这些主张既强调了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合

法权益和中东和平进程的立场，也强调了以色列的安全应得到保证。①

1991 年召开的马德里会议使巴以双方实现了直接谈判，标志着中东和平进

程的重大进展。中国积极支持以马德里会议开启的中东和平进程，并积极推动

这一进程。这些政策表明中国针对巴以、阿以关系变化进行了积极政策调整，既

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坚定维护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的正当权

益，也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及其安全需求，同时大力支持政治解决中东问题。这

为中国与以色列建交创造了条件。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接触日益频繁，这

为双方正式建交做好了准备工作。在政治上，在中英《联合声明》确认香港将回

归后，以色列于 1986 年重开驻香港领事馆，成为其对华联络的重要窗口。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以双方高层接触频率大幅提升。1987 年 3 月和 9 月，中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在纽约两次会见以色列外交部官员; ②9 月，时任以色列外长

西蒙·佩雷斯与中国外长吴学谦在联合国会面。1990 年，中国国际旅行社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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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特拉维夫办事处，同时以色列官方学术机构科学与人文学院在北京开设联络

处，两处机构享有实质上的外交权利。① 在经济上，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中

以贸易活动日趋增加。在文化上，中国自 1982 年起允许以色列学者以个人身份

来华交流。

总之，伴随国际形势和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与以色列自身外交

政策的调整，加上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往来的日趋频繁，中以建交的条件

已经成熟。

1992 年 1 月 24 日，中以两国终于正式建交。这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与中东国

家的全面建交，为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中东事务特别是中东和平进程创造了条

件。

( 二) 建交后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发展过程及成就

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的结束使美国确立了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一方面，

美国极力打造以以色列为核心的地区安全盟友体系，在隔离墙与定居点修建、巴

勒斯坦难民等问题上偏袒以色列，并在安理会不断为其动用否决权。另一方面，

美国主导了中东和平进程，积极推动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通过产油国施压巴

勒斯坦解放组织接受和谈。②

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主义行径，特别是对以色列的偏袒，导致中东

地区的反美主义情绪高涨，最终导致了“9·11”事件的爆发。此后，美国采取“先

发制人”战略，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战争”，试图用政权更迭和民主输出等

方式对中东进行“民主化”改造。在此过程中，美国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投入不断

减少，巴勒斯坦问题被严重边缘化。而以色列采取的强硬政策，特别是对加沙地

区采取的数次军事行动，也再次使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状态。2011 年中东变

局以来，美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中东和平进程进一步被边缘化。特朗普政府

采取的一系列公然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使巴以和平的希望更加渺茫，并多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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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

对此，中国始终既坚定支持和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反对以色列的

激进政策，又支持巴以和谈，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多次提出政治解决巴勒斯

坦问题的主张。同时通过高层互访和 2002 年设立的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进行

劝和促谈和外交斡旋。

建交后的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虽有波折，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美国始终是

制约中国与以色列关系发展的最大消极因素。建交以来的中以关系可以划分为

以下三个阶段。

1． 磨合期: 1992 ～ 2005 年

从冷战结束到 21 世纪初，中以关系虽在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欣欣向荣，

但由于受到美国的干扰，中以国防技术合作被迫中止。

中以建交后，两国政府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1993 ～ 1994

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政府间合作协定，涉及旅游、文化、科技、邮电、税务( 避免

双重征税) 等各领域，①在贸易、农业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多项成就。

第一，中以经贸合作迅速发展。1992 年 10 月，两国签署政府间贸易协定，互

相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② 据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统计，从 1992 至

2006 年，中以双边贸易进出口额逐年攀升，从 5147 万美元增至 38． 7576 亿美元，

翻了 60 多倍，即使在 2000 年和 2005 年中以关系遭遇挫折时，贸易额也未出现下

跌。③

第二，农业成为两国长期合作领域。自 1993 年北京市通州区设立中以示范

农场以来，两国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双方还合作在山东、云南、甘肃、内蒙古等多

地建立了农业科技示范合作基地，设立了“中以农业科研基金”。中以两国的农

·06·

《国际关系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1993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以色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1993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邮电领域合作协定》
( 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旅游合作协定》( 199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

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1995 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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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也多次进行互访，推动农业企业合作的对接。

第三，文化教育交流频繁。2000 年，中以两国签订了一系列教育合作协议，

此后又签订了 2002 至 2005 年的文化合作执行计划。双方还多次举办“文化年”

等交流活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了孔子学院; 双

方留学生数量不断提高，书籍译介工作积极展开。① 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双方的

文化教育交流。

但是，以色列依附于美国的美以特殊关系和中美关系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决

定了中以关系势必受到美国因素的干扰。以色列无法摆脱美国控制，这使其在

关键时刻不得不以牺牲中以关系来维护美以特殊关系。

冷战结束后，尽管广泛经贸和文化交流合作使中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但美

国仍坚持冷战思维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导致中美关系曲折多变。中国与以色列

关系也经常受到美国的干扰，甚至被迫中止，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国防领域的合

作。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单方面违约，曾导致中以两国的防务技术合作在 1996

年和 2005 年两度中止。

2． 稳步发展期: 2005 ～ 2011 年

这一时期，中以关系虽因美国干扰受到一定影响，但双方的经济合作潜力很

快使中以关系得以重启。2005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时任商务部副部长魏

建国率团访以，签署了包括《加强经贸合作备忘录》在内的多个合作协议。以色

列承认了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使中以关系在经贸合作的带动下很快转暖。

与此同时，中国在中东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阿合作论坛”( 2004

年成立) 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集体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与土耳其、伊朗等地

区大国的合作不断加强。中国在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的作用不断上升，并积极履

行维和和反海盗等国际责任。中国在中东事务中作用的增强和话语权的提升使

以色列对中国更加重视，进而加速了双方的合作。

2007 年，为庆祝建交 15 周年，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访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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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高层领导人也陆续访问以色列。2010 年，中以签订《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

资协定》，强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① 同年 5 月，两国

还签署了《关于促进产业研究与开发的技术创新合作协定》。从 2005 年开始，中

以高级官员相互访问频次和人数明显增加。② 这些都直接推动了中以经贸、文化

交流合作的发展。

3． 高速发展期: 2011 年以来

以 2011 年两国高层军事访问恢复为标志，中以关系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并于

2017 年正式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2011 年，以色列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

克访华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将军访以，标志着两国正式恢复了中

断近十年的国防交流。2012 年，以色列宣布在中国开设第四个领事馆，中国成为

继美国之后以色列开设领事馆数量第二多的国家。2013 年 5 月，以色列总理本

雅明·内塔尼亚胡访华; 同年 12 月和次年 5 月，中国外交部长和副总理分别访问

了以色列。

2017 年 3 月，中国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明确强调“双方

同意继续在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机制下开展创新合作，加强两国在青年科技人

员交流计划、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创新园区、创新合作中心等民用领

域的务实合作，探索一条从研发、转化到产业，从创新到创业的合作新模式，搭建

一系列创新创业的合作平台。”③

时任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访华期间，用“天作之合”来形容中以

关系。④ 除《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的联合声明》外，两国还签署了《中以创新合

作行动计划( 2018 ～ 2021) 》。在中东地区，中国同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伊朗、

阿联酋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卡塔尔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还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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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条法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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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以色列则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唯一以“创新”

为主题建立的“全面伙伴关系”国家。“创新”也是中以“全面伙伴关系”的核心

内涵。

根据 2021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在该报告所涉及的全球 132 个经济

体中，中国香港在新兴产业、高科技进口和全球品牌价值等指标上紧随美国之后

位居第二，中国( 大陆) 在高科技出口和研究人员等指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以色

列则在研发支出和监管质量方面名列前茅。①

中以两国在创新领域的合作产生了丰富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

一，共建创新合作平台。自 2015 年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成立后，创新平台数量逐

年增加。截至 2019 年底在建或运行的共计 46 个。双方合作成立了包括常州创

新园、上海创新园、内乡高效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示范园、广州生物产业孵化基地、

北京—特拉维夫创新中心、云南中以创新中心等多个合作平台。②

第二，中以科研合作强度不断增长。两国合作发表论文数量和质量总体都

有提高，其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指标( 3． 49) 甚至高于以色列与美国的合作( 1．

97) 。③

第三，创新引领农业合作，高科技含量不断提高。2019 年，中以农业科技创

新合作( 项目) “玄武论坛”在南京举办，签约项目包括朗坤物联网有限公司与以

色列“Tevatronic”公司合作开发的智能灌溉系统等。2021 年初，“中以农业科技

创新大会”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以色列多家公司展示了滴灌节水、虫害

防治、光谱检测等方面的尖端技术，两国农业专家在线交流。④ 双方的交流合作

不仅涵盖传统的节水、抗旱、育种、防虫等领域，还涉及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技

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两国还在气候问题、荒漠化治理、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等与农

业问题密切相关的全球性问题上展开合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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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1，”p． 28． https: / /www． globalinnovationindex． org /gii-2021-report。
张倩红主编:《以色列发展报告( 202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60 ～ 366 页。
同上，第 376 ～ 3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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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gk /gxjs /gkml /gzxx /202101 / t20210111-2890958． shtml。
张倩红主编:《以色列发展报告( 202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22 ～ 123 页。



第四，创新提升教育合作。根据 2015 年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以色列外长

利伯曼共同签署的《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两国高校间组建了“中以 7 +

7 研究型大学联盟”，目前包括清华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共同设立的创新平台

“XIN 中心”、以色列理工学院与广东汕头大学合作办学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等多个合作研究机构和平台。双方高校的校际交往也不断增加。仅 2016 年 5 月

至 2017 年 6 月一年之间，以色列和中国大学领导就进行了约 10 次交流互访。

2016 年，首届中国—以色列大学校长论坛在耶路撒冷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出席并发表演讲。此外，以色列境内现开设有 2 所孔子学院，在中东地区仅次于

土耳其，与阿联酋和约旦数量相当。

第五，民间创新合作方兴未艾。《中以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强调“双方明确开展双边民用创新合作的必要性和作用，愿探索新的合作模

式，共同加强民间创新能力，支持和积极推进两国在公共和私营领域以及公司、

投资者、高校和科研机构间的创新合作。”①2020 年，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腾

讯、奇虎、人人、阿里巴巴等中国公司积极投资以色列风险投资公司，为网络安

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先进领域的科技公司提供资金。包括几位中国创始人的

风投基金“MizMaa”②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行等也活跃在对以色列公司投

资前列。③ 中国对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的民间投资相当活跃，促进了中国对外投

资结构向技术密集型升级和两国先进科学技术非官方交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推动了中以关系发展。2013 年，习近平主席先后

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色列对此

进行了积极响应，并以“东向”政策进行战略对接。以色列时任经济部长在议会

发言中使用了“历史性行动”一词来形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地位。内塔尼亚

胡总理也称亚洲崛起“尤其是中国崛起”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发展”。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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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成立了部长级的促进对华经济关系委员会加强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

战略对接。① 2014 年，中国农业部与以色列农业部签署了合作纪要，将农业合作

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框架。② 随后在 2015 年内塔尼亚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

问期间两国达成了多项合作共识。2015 年，以色列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并成为 57 个创始成员国之一。同年，两国政府间重要合作渠道“中以创新

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举行。

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承包了多项以色列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014 年，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泛地中海分公司中标海法和阿什杜德港口

建设项目，中土集团承建了吉隆隧道。2015 年，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海法新港码头为期 25 年的特许经营权。同年，以色列经济部长伊斯莱利·

卡茨访问中国时，与中方签署了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备忘录，其中包括有

“陆上苏伊士运河”之称的“红海—地中海高铁”合作项目。2020 年，中国在以色

列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达 19． 6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 1% ; 完成营业额 14． 9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6． 6%。③ 中国已成为以色列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近年来，尽管中以关系仍受到美国因素的干扰，但中以关系承受美国压力的

能力在不断增强。虽然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仍会使中以关系出现曲折，但已很

难改变中以合作的基础和大方向。2021 年中企承建的海法新港成功开港便是一

个经典案例。2020 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访以期间，曾大肆宣扬以色

列与中国公司合作会对美以同盟造成安全威胁，美方还多次表达对于海法新港

的“关切”，④但中以合作并未像 20 年前那样因此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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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中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中以两国关系的发展基于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重

要原则。30 年来，中以关系迅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巨大合作成就。通过对中以

关系进行历史回顾和全面评估可以发现，长期的友好关系历史、双方政府的重

视、经贸基础雄厚、抗压能力增强等，是中以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美国因素的

消极影响、中东地区矛盾、双方的政策分歧和认知差异，则是中以关系发展的不

利因素。

( 一) 影响中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

第一，两国人民有良好的交往基础，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存在直接的冲突。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交往源远流长。自宋代开封犹太社团形成起，往来

已近千年。二战期间，上海收留了大量受纳粹迫害犹太难民的举动，更成为两个

民族患难与共的历史佳话。

在古代中国，国家对进入境内的犹太人予以政治和社会认可并加以管理。

宋孝宗曾用“归我华夏”来定位在河南开封定居的犹太人，表达了当时中国最高

统治者对犹太人的接纳。① 他们对犹太人通常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其保持宗教信

仰和生活习俗。② 犹太人同古代中国也早有民间贸易往来。据洛阳希伯来语碑

文的记载，“小亚细亚叙利亚一带”的犹太商人早在东汉年间( 约为公元二世纪)

就已踏足中国。另有不少研究考证了犹太人在古代中国的贸易活动。有犹太人

活动足迹记载的城市达十个以上，③在中国南北不同地区曾形成过多个犹太社

团。在古代，两族的交往既促进了经济贸易往来，也推动了文化交流。

在现代时期，当犹太民族在世界上历尽苦难之际，中国成为他们安全的庇护

所。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与犹太人保持了良好关系，并接纳了大量犹太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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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难民。近代共有两波犹太人移居中国的浪潮。第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受欧洲排犹浪潮影响的犹太人主要迁居到中国东北。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受纳粹屠杀迫害的犹太难民进入中国上海等城市。上海曾接纳了超过两

万五千名犹太难民，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接纳犹太难民

的总和。① 在反犹主义盛行期间，中国两次接收犹太难民的义举，极大增强了中

国与犹太民族的友好关系。

从现实情况来看，双方不存在根本性的政治矛盾。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人争

取合法权利，也支持阿以友好相处，②承认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权。③ 以色列政府

一直未同台湾当局建立官方往来，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第二，两国持续加强政策对接，合作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巨大。

一方面，中国正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十四五”规划强调了“实行高水

平对外开放”。④ 以色列是中国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位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

中的重要节点。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时就曾表达以方愿“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等合作”。⑤ 以色列也在政策上

“向东看”，积极同中国等亚洲国家发展关系。另一方面，以色列丰富的创新技术

资源与中国庞大的技术市场形成了紧密的互补关系，以色列的基建需求也同中

国强大的建设能力形成了互补。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口数量有限，对外来劳动力

的需求和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2017 年 3 月，中国商务

部与以色列内政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招募中国工人在以色列国特定行业短期

工作的协议》。截至 2019 年末，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务人员已超过 7263 人。⑥

2022 年 1 月 24 日，王岐山副主席与以色列候任总理兼外长亚伊尔·拉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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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持，在线召开的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并签署《中以创新

合作行动计划( 2022 ～ 2024) 》。两国以创新合作为基础不断加强政策对接，推进

互利共赢。

第三，中以两国的经贸合作基础牢固。

在体量上，根据商务部 2020 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中国已经

成为以色列全球第二大、亚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商务部西亚非司的统计数据

显示，2020 年，中国与以色列双边贸易额达 175． 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 8% ; ①司

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统计数据同样显示，从 2019 年底至 2021 年 4 月，以色

列从中国进口总额月均值总体上涨。②

在稳定性方面，在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双方经贸合作也

经受住了考验，贸易额不降反升。中以自贸区的建设也有利双边关系。中以自

贸区谈判自 2016 年启动至今，已完成了七轮谈判。2021 年 12 月，商务部印发的

《“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中也提到要推动与以色列等国家的自贸区

谈判进程。③ 中以自贸区建设有助于以色列减轻对美国的市场依赖，也有助于增

强两国经济联系，降低外部因素影响。2022 年 4 月，以色列央行增持包括人民币

在内的 4 种新币种作为外汇储备，由此降低了对美元和欧元的持有比例。这既

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巩固了两国经济联系。

第四，中以关系抗压性明显增强，有利于应对未来风险。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中以在国防科技领域的合作深受美国的影

响而停滞不前，以色列的多次违约体现了美国因素对中以两国关系的制约作用。

当前，尽管美国仍是中以关系的重要制约因素，但 2015 年以色列加入亚投行和

2021 年中资企业承建的海法新港成功开港等实践，都是中以关系抗压性增强的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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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改善有利于中以关系发展。

2020 年以来，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四个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

正常化，加之此前与以色列建交的埃及( 1979) 和约旦( 1994) ，以色列已经与近三

分之一的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色列与未建交的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关

系也在持续改善。在巴勒斯坦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尽管以色列与阿拉伯伊

斯兰世界的关系仍受到巴以问题的掣肘，但双方关系的缓和在总体上有利于改

善中东地区环境，进而也有利于中国同时开展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合作。

( 二) 影响中以关系的消极因素

第一，美国因素是限制中以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

从本质上说，美国对中以关系的制约一方面来自以色列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使其在外交上缺乏战略自主; 另一方面来自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特别是美国长

期以来的对华遏制、防范、围堵和打压等政策。因此自建交之日起，中以关系就

始终面临美国的压力。由于美以特殊关系对以色列具有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因

而当以色列与中国的合作被美国视为威胁时，以色列很难彻底摆脱美国的干预，

甚至不得不做出违约的选择。

美以特殊关系至今仍是以色列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历任以色列领导人都

对此倍加重视，而中国对于以色列的战略优先程度远低于美国。例如，2010 年，

内塔尼亚胡取消三年来首次访华的安排，转而在美国犹太联合会大会上发表演

讲。①

因此，尽管建交以来中以关系的主流向好，但由于美国因素的影响，中以关

系无论在战略水平和战略高度上都受到了影响。这也使得两国在经济、科技特

别是国防领域难以进行高水平的深度合作。

首先，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不断把中国在中东影响力上升视为对

其中东霸权的威胁和挑战，由此要求中东，特别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等盟友在中

美关系中选边站队，并配合美国向中国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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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认为，中国已经在能源贸易、基础设施、港口和通信技术方面与中东国

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在中东获得了地区影响力; 中国的影响力已经在保护盟友和

伙伴、美国基地和驻军安全、稳定能源市场和促进自由贸易等方面挑战了美国在

中东地区的利益。① 因此，美国不断对以色列宣扬“中国威胁论”，将港口建设、中

国对以色列投资等经济合作政治化，②并利用同盟关系限制中以合作。此外，在

新疆、香港等涉及中国国家主权的核心问题以及新冠疫情溯源等问题上，美国也

不断要求以色列等中东盟国配合美国向中国施压。在 2021 年，以色列曾投票支

持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进入中国调查“新冠病毒起源”。

其次，以色列外交把美国置于绝对战略优先地位。这使中以关系受到制约，

甚至发生过以色列为维护美以关系牺牲中以关系的做法。美国对中国和以色列

之间的科技合作特别是国防科技领域的合作横加阻挠的做法，不仅直接阻碍和

破坏了中以之间的正常合作，而且是一个导致中以关系曲折发展的结构性因素。

1996 年，中国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签订了购买“费尔康”机载预警系统的

合同。这遭到美国强烈反对，美方威胁要减少同以色列国防机构的军事技术合

作。在美国压力下，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单方面取消了合同，被称为

“费尔康”事件。此后，尽管双方在 2002 年达成了退款和赔偿协议，但中以国防

交流陷入停滞，两国关系也一度降温。2005 年，美国再次为中国购买以色列“哈

比”无人机制造障碍，③阻碍以色列履行合同。以色列也因而再次毁约，使中以关

系受到严重冲击，被称为“哈比”事件。这两起事件都表明，中以国防合作中止的

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中以关系的干扰和破坏。

最后，美国通过向以色列兜售“中国威胁论”，为中国和以色列的经济合作，

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制造障碍。

·07·

《国际关系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Becca Wasser，eds． ，Crossroads of Competition: China，Russia，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Santa Monica，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2022，p． ix．

邹志强，孙德刚:《港口政治化: 中国参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建设的政治风险探析》，《太

平洋学报》2020 年第 10 期，第 80 ～ 94 页。
Yoram Evron，“Israel'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A Dependent State's Dilemma，”Asian Survey，Vol． 56，

No． 2，2016，p． 396; Conal Urquhart，“US Acts Over Israeli Arms Sales to China，”https: / /www． theguardian． com /
world /2005 / jun /13 /usa． israel．



2008 年，中国公司收购以色列最大食品公司“Tnuva”时，以色列一度顶住美

国压力未成立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但最终还是屈于美国的压力，于 2019 年成

立了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虽然这一机构到目前为止暂未对中国在以投资造成

重大阻碍，但仍是以色列对美妥协的一个表现，并为未来以色列在美国影响下加

强对中国的投资审查埋下了伏笔。

在海法新港建设过程中，美国也多次宣称中国将利用该港口监视可能会停

靠在此的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军舰，进而对美国和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中国

参与的以色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多受到美国以安全为借口的施压。此外，

2022 年初，以色列政府阻止了中国铁建联合一家以色列企业共同投标特拉维夫

轻轨“绿线”和“紫线”项目。尽管中国企业已有建设“红线”的成熟经验，但该项

目最终由两家欧洲公司中标。由此可见，美国对中以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始终抱

有高度警惕，持续进行打压。

总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中以关系发展受到美国干扰的程度也

会随之加大。这需要中以双方把外交原则立场与外交智慧和艺术相结合进行妥

善应对，尽力使美国的干扰和破坏不至于伤及中以关系的基础。

第二，中东地区矛盾和巴以矛盾对中以关系的制约。

中以两国在中东地区诸多问题如巴以和平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存在立场分

歧。特别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伊核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同中国政治解决中

东热点问题的原则立场存在较大差异。这对中以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巴以问题上，中国历来支持巴勒斯坦实现民族权利，同时承认以色列的生

存权，支持巴以双方通过对话解决问题。2021 年 11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与以色

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通电话时，强调了要“推动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也表明中方历来主张以巴双方以“两国方案”为基础，通过对话

谈判实现和平共处的立场。① 此外，对以色列和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激进做

法，中国也会予以批评和谴责。但这往往被以色列理解为对巴勒斯坦的倾斜，进

·17·

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历史回顾及影响因素分析

① 引自《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1946 ～ 2021) 》，http: / /data． people． com． cn / rmrb /20211118 /1? code = 2。



而对中国的政策主张产生误解。

伊核问题同样也是制约中以关系发展的重要地区因素。以色列与伊朗长期

对抗，强烈反对伊核协议。中国则是伊核协议的重要参与者，反对一味制裁或

“极限施压”，主张通过多边谈判解决伊核问题。同时，在双边关系层面，伊朗是

中国在中东的“全面战略伙伴”，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另外，中国参与

的上海合作组织于 2021 年启动了接纳伊朗成为正式成员的程序。中国与伊朗在

双边和多边层面与伊朗的合作，都使以色列产生了一定的顾虑，这在本质上是受

到以色列与伊朗矛盾的影响。①

第三，双方的认知差异，特别是以色列内部对华认知的巨大分歧不利于中以

关系的发展。

首先，在官方层面，以色列政坛内部对华看法分歧巨大，反映了以色列不同

政府部门和政治精英对华认知的分化。总体来看，以色列政府的安全部门和行

政部门对华认知差异明显，安全部门多持消极立场，行政部门则相对积极务实。

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大多高度重视美以安全合作，在对华政策上对中国持负面

认知和消极立场，主张中以关系应服从于美以特殊关系的需要。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中以防务关系中断风波中，部分以色列政

客极力强调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和美以特殊关系的不可替代，主张以色列

对华关系应以不危及美以关系为底线。② 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摩西·阿伦斯就曾

强调不可忽视美国对以色列对华军售的指控，建议美以应“尊重”彼此的安全关

切。③ 这一派以色列政客对待中以经济合作也采取了相同立场。以色列现任公

共安全部部长奥马尔·巴列夫于 2018 年向以色列议会提出了正式建立外资审查

机构的提案。④ 以色列前安全机构负责人纳达夫·阿加曼也曾在特拉维夫大学

的一次非公开演讲中表示，中国企业的投资对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并呼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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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立法监督外国投资。① 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前 任 负 责 人 埃 弗 莱

姆·哈利维更是直言不讳地警告说，与中国深化关系将使以色列付出“沉重代

价”。②

相对而言，以色列政府和政治精英更重视中以关系的务实性。曾任以色列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阿维·西蒙和以色列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尔·本—沙巴特

等均反对成立针对中国投资的审查机构。③ 以色列现任财长阿维格多·利伯曼

曾应邀访华，多次表达对中以合作的支持。

此外，相对中国中东政策的延续性和一贯性，以色列政府的对华政策仍存在

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和不确定性。④ 2021 年组建的以色列现政府在涉疆问题上摇

摆不定。以色列先是加入了由加拿大提出、欧美国家主导的要求派驻所谓“独立

观察员”入疆的联合国人权组织提案; ⑤但在同年 10 月，以色列又退出了法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率领 43 个国家发表的抹黑中国、干涉内政的涉疆联合声明。由此

可见以色列内部尚未形成明确的对华共识。未来两国仍需加强政策沟通，减少

不确定性。

其次，在社会层面，中以两国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

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也会对中以关系产生一定的制约作

用。相对其他西方国家，尽管以色列很少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⑥但

中华文化与犹太文化属于异质文化，⑦双方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迥异，

导致双方出现思想观念层面的分歧，并影响彼此对对方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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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皮尤的民意调查，2018 年以色列对华评价并不乐观，对华持负面看法的

比例仍超过 40%。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多数以色列受访者在涉疆问题等所谓中

国“人权问题”上立场更靠近西方国家。① 然而，不同于欧洲国家对犹太人乃至以

色列的负面印象，中国许多民众对犹太商业神话、教育水平和发明创造能力等都

存在十分积极的认知。这同以色列成功的对华公共外交有重要的联系。

中以两国社会对彼此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异，无疑也会影响两国合作关系的

提升。鉴于中国很少有对以色列内部对华认知差异和负面认知的了解，加之中

国对以色列的公共外交尚有待加强，中国社会对以色列的认知存在着过于乐观

的问题。对中以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特别是以色列内政的复杂性缺乏深入认

识，也都有待通过加强中以“民心相通”而改进。

四、结 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以色列在很长时期内都未能建立外交关系，其原因在

于双方关系在冷战时期深受冷战体制和中东地区格局及彼此外交政策的影响。

伴随冷战的结束、阿以关系和巴以关系缓和，以及中以双方外交政策的调整，双

方于 1992 年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的中以关系经历了 1992 年到 2005 年磨合

期、2005 年到 2011 年的稳步发展期、2011 年以来的高速发展期。30 年来，中以

关系在政治、贸易、投资、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于 2017

年建立了“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以色列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国家，

双方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领域，特别是基础

设施建设领域成就斐然。以色列已成为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伙伴。

当前，中以关系的发展既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也面临一些消极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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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方面看，两国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存在直接冲突; 两国不断加强政策对

接，双方合作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巨大; 经贸合作基础牢固; 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

关系改善; 中以关系抗压性明显增强等，都有利于中以关系的发展。

从消极方面看，美国的干扰是中以关系中最重要的消极因素。以色列依附

于美国的美以特殊关系，导致了以色列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情况下经常以牺牲中

以关系来维护美以特殊关系。此外，中以在中东地区诸多问题上存在的立场分

歧以及中以在不同层面上对彼此的认知差异，也对中以关系产生制约作用。

总的来说，在短短的 30 年内，中以关系取得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

就。尽管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和制约因素，但可以相信，中以关系总体向好的趋势

不会改变。未来双方的合作也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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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exchanges． However，whethe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can be further deepened de-
pends on whether the differences of perceptions about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impacts of changing Sino-European relations，other issues of disturbance
like values and human rights，and the lack of innovation momentum could be properly
managed． In this regard，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China and Switzerland should closely
follow the spirit of pioneering and innovation，and take strengthening innovation coop-
eration a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as well as field of Sino-Swiss cooperat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bilater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in major issues with global concern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epidemic governance，and commit to make Sino-Swiss relations a
model of friendly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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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innovation cooperation platform，lea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agricultur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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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the overall positive trend of China-Israel relations will not change，and bilat-
eral cooperation will surely achieve greater achievemen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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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matic orientation of its own interests． Over the years，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Greece has continued to deepen，and many cooperation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trade，infrastructure，energy，

cultural tourism，etc． At the same time，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focusing on strength-
ening its strategic layout and influence in Greece． The intensified Sino-U． S． competi-
tion inevitably brings a series of challenges to Sino-Greek relations． Within a predi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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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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